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　　紅珏見了伯良，板起面孔說：「你為甚這般時候才回來？」伯良不敢說在王巧林那裡盤桓，推頭今夜律師請新衙門老爺吃酒，

所以時候晚了。紅珏冷笑道：「不要臉，吹甚牛皮！我常聽你說，請新衙門老爺吃酒，新衙門老爺肯賞你的光嗎？」伯良笑了一笑

道：「相信不相信由你罷，我又不能帶你同去見他們的。」紅珏也不扳駁，問他半夜餐吃過沒有？伯良本在巧林那裡吃了夜點心回

來，聽紅珏問他，不敢說吃過了，只得回答道尚未。紅珏道：「我在楊公館中，半夜餐也沒吃得成呢。」一邊喚娘姨今兒可有什麼

菜？娘姨笑答道：「奶奶剩的鴨子，都給我們吃完了。」紅珏一想，原來還有鴨子，也就笑了一笑道：「你們的嘴也太饞了，不留

一點給少爺吃半夜餐的。」伯良忙道：「小菜不打緊，隨便買些什麼吃了就是。」　　於是紅珏便叫娘姨留神，倘門口有餛鈍擔子

挑過，喚住他，別叫跑了。娘姨答應曉得。其實紅珏肚子也並不饑餓，兩個人各戴著一副假面具。伯良心中還要把王巧林這件事，

同紅珏商量。因巧林今天對她說：「有個姓金的客人要討我。還有房間中一班人，都勸我跟這姓金的。我因一心要嫁你，所以一口

回絕。現在這姓金的，和他一班朋友，都不來了，十四這天，拆下腳賬，算下來比較前一期，少了五十來個花頭，以致房間內許多

人，嘖有煩言，說我這般做法，要弄斷戶頭的。又說姓袁的未必要我，我還在這裡做夢。我現在不同他們說什麼，且待日後爭口氣

他們看。偏偏你又是這般陰陽怪氣，說了話不能作數的。若使你果然應了他們的話，我還有甚面目見人，只能到杭州去做尼姑了。

所以這件事，再也不能多耽擱日子，必須早同紅珏商量定當了，方是道理。」

　　今天看紅珏並無同他討氣的意思，便欲乘機將此話脫口，免得日後又難候著機會，故此有意問紅珏：「前天我買回來的白玫瑰

酒，你可曾吃完沒有？如其還不剩著，我們倆對酌幾杯，殺殺酒癮如何？」紅珏本極念杯，幾天前頭的酒，若在平時，早被她喝完

的了。現在所說她當這裡同小房子一般，在此只有應酬伯良的工夫，那有喝酒的時候，所以伯良買回來的四瓶酒，還原封未動，聽

他提起，倒不便說未曾吃過，答道：「大約還剩一瓶了，娘姨你替我去開了拿來罷。」

　　娘姨便去開酒。伯良恐沒小菜，又喚車夫買些醬鴨醬肉回來下酒。紅珏在那一邊，雖然也有酒吃，無奈潤生因她多飲了酒，不

免說話嚕囌不休，故而不許她多飲，怎能殺得紅珏的酒癮。今番聽伯良叫她吃酒，不免笑逐顏開，兩人你一杯我一盞，好不樂意。

伯良笑說：「我看現在一班吃堂子飯的人，著實可憐得很。她們沒一個不要嫁人的。想我自從討你以來，別的沒有什麼可說的，惟

有我們倆愛情很好，義氣深重，這名氣倒傳了出去。有個王巧林，大約你也認得的，她放著很好的客人不肯嫁，卻慕我的虛名，一

定要嫁我，你道奇怪不奇怪呢？」

　　紅珏本已有了幾分酒意，聽罷此言，冷笑一聲道：「有她這種人，當你是好東西呢，我看你連半文錢糖都不值，你有什麼義

氣？你討小老婆不是打算做第二個諸荷生麼！可惜世界上沒第二個賈寶玉，肯落你們的圈套了，你卻自以為自己的陰謀詭計，都藏

在肚內，沒人看你得出呢，真的是你聰明反被聰明誤了。今朝我索性對你說明白了罷，在當年我預備嫁你，還未進宅的時候，你這

裡出來的那個姨太太，曾親到我那邊，告訴我你的所作所為，一生行事，真是喪盡天良，無情無義，作踐了別人身體，裝出一副假

仁假義的面孔，哄得人東西交給了你，你便反眼無情，借題發揮，攆人家走路。所有的東西，你也可吃沒乾淨。若說打官司，你橫

豎是律師翻譯，神通廣大，法力無邊，誰也不是你的對手。這就是你們獨一無二的好手段。在我跟你之前，入你圈套的，也有好幾

個了，誰不是如此下場，我幸虧得了她的警告，所以跟你之後，貴重東西，沒一件交給你收藏，卻花了錢在銀行裡租一隻保險抽

屜，寄在那邊，就為此故。你還當我猜不透你的大才，常哄我說，夫妻的東西，分甚你我，叫我把貴重首飾，向銀行中起出來，交

你收藏，免得年年出保險費。打算又行故智，難道我不明白麼！只可笑你自己還癡心妄想，裝出這恩愛來敷衍我，我也落得和和你

的調，橫豎身子已跟了你，就是假要好，也很消遣得了日子。講到要我的東西，勸你今生今世休想這個，就待我兩眼泛白了，兩腳

挺直了，我還有個女兒，也未必輪到你的份頭。我曉得你這幾年來，工夫已用卻許多，心思也耗費不少，所以不肯丟卻我者，皆因

捨不得娶我時候的一千塊錢身價，白丟了這幾年的開消，念頭轉我不著，心中未免不甘，所以留我在此，慢慢的設法。老實說，照

你這種心計，我本來自己也打算跑的。只為外間一班男子，也同你差不多，有良心的很少，所以不願意再受別人委曲，守著這點東

西，諒你轉不著念頭，也不敢待虧你，我也借此同你做一下子長久夫妻了。你現在大約因想不到我的好處，另用方法，居然有這王

巧林著了你的道兒。我只消顧全了自己就是，也管不了別人之事。不過有句話對你說，普天之下，有個鞍兒配條馬。你除我這外，

家中還有一個女人，只一個男人，有了兩個女的，還以為不足，現在又要討第三人，這未免太不平等了。你若娶她之後，休怪我外

間也要去弄一個男的消遣消遣，彼此誰也不管誰的賬。今天一言為定。」

　　她滔滔一片議論，說得伯良面漲通紅，無言回答。講紅珏今天一半卻為酒後失言，說話之間，未免令伯良難堪。但一半卻因她

與潤生情熱似火，頗以丈夫來家，便要丟卻那邊，回來敷衍他為苦。明知伯良並不是真心愛她，實為貪圖她的首飾物件，此時聽他

提起要討王巧林，便打算開誠佈公，對他說個明白，以後彼此分道揚鑣，各乾各的正經，並不是說的醋話。但伯良卻以為觸動了她

的醋意，不覺說話尖刻，乃是自取之辱，只得含羞帶愧，向紅珏連賠不是說：「你休得生氣，誰打算討什麼小呢，我不過告訴你，

王巧林意欲嫁我，我又沒答應娶她，這何用生什麼氣呢。來來，我們乾一杯酒，前言作罷。」這一夜就此沒別的話頭。到了次日，

紅珏依舊往小房子中去陪伴潤生，醉生夢死，早把昨夜那件事忘得乾乾淨淨。不過伯良見了巧林，可很沒意思交待了。偏偏巧林又

立逼著討他的回音，伯良恐說出紅珏不答應，被他們恥笑自己無能，拗一個女子不過，只得推頭家中老太太面前，還沒講妥。巧林

聽說，抿嘴一笑道：「原來你府上還有這般嚴緊管束兒子的老太太呢，你肯聽她的教訓，真正是個孝順兒子，實在難得。但不知你

家共有幾位老太太？你是不是這個老太太生的？」

　　幾句話似嘲非嘲，伯良被她說得面紅過耳，好不難以為情。意欲辯駁她一句，卻又期期不能出口。巧林看著他，嗤嗤只顧發

笑。伯良格外窘了，巧林不覺哈哈大笑道：「看你倒也長得長長大大，像煞一個男子漢大丈夫，說話怎的不怕罪過。同你一張床睡

的，難道就算是你的老太太麼？你雖然承認了，只恐你父親不肯承認呢，豈非笑話。老實告訴你，你還當我是癡的，我什麼都知道

了，你現在是不是怕你家的老五？大約她不答應你，你就拿老太太推托，虧你不怕天打。我本來並不是要■給你的，只為同你幾年
以來，交情還算不薄，眼看你清清白白一份人家，現在弄得顛顛倒倒，外邊天翻地覆，你還睡在鼓裡，不知不覺，所以一片熱心，

想替你整頓整頓。既然你自己畏首畏尾，不敢答應，我也落得不管你們這筆閒賬了。」

　　伯良聽她話內有因，欲問她的下文，巧林卻只顧笑而不答。伯良心癢難熬，嬲巧林說出怎樣的顛顛倒倒，巧林笑道：「這句話

有關你老太太的名譽，我告訴了你，你回家去得罪了她，豈不累你身擔不孝麼！」伯良說：「你還要取笑，究竟怎麼回事？請你快

快說罷。」巧林又笑了一笑道：「我不說了，告訴你別的倒不怕，只恐被人傳說開來，明白的固然曉得你我交情深重，不忍令你暗

地受人欺侮，被親戚朋友背後恥笑，只恐不明就裡的人，只當我存什麼吃醋的念頭，背地說人壞話，想得你家的好處，這名義我可

擔當不起。」伯良著急道：「你為何這般多慮，我可以罰咒你聽的，倘我袁伯良今天聽了你的話之後，洩露於人，罰我天誅地滅，

雷打火燒，永不超生何如？」

　　巧林慌忙止住他，休得罰咒，只消你聽了我的話，不告訴別人就是咧。原來紅珏同潤生新遷那個小房子所在，對樓窗幾家住

戶，前書不是說過也都是堂子內時髦倌人，同恩客借的小房子麼！其中便有巧林的小姊妹在內。紅珏未曾用心，加以他們色膽如

天，一切舉動，不慮旁人觸眼。天熱時候，兩個人浴，大開著樓窗，鴛鴦戲水，常被對窗的人家，看在眼內。紅珏並不是無名小

卒，伯良又是有名的嫖客，堂子中人，很有幾個曉得紅珏是袁某人的姨太太，現在伯良正同巧林十分要好，這小姊妹自然要將目睹

一切情形，去告訴巧林知道了。今天巧林卻誠心搬這個是非，然而他口內卻不肯承認搬是非的，所以未言之前，先對伯良說：「你



若不問我，我是決不告訴你這些事。現在被你逼緊了，教我也沒法可施，因此才說的。你家的五太太，她雖然管緊著你，不許你再

討人，可曉得她自己已相與了別的男人，小房子就借在某處，沒日沒夜，窩在那邊，兩下裡好不恩愛，浴都捨不得分開，兩個人合

一個浴盆，一對兒大有可觀呢。不相信，我可以帶你同去看一下子。」

　　伯良聽她一邊說，自己的臉上，卻只顧一陣陣臊將上來。皆因巧林講這句話，並不是兩下暗地搗鬼，乃是當著房內許多人的面

前而說，叫伯良面子上如何下得落台。看著巧林，恨不得叫他娘了，請她別再說下去罷。但巧林只當不知，仍問伯良：「你可相信

我的話？不相信馬上陪你去看，光景這時候你出來了，你的替身也上工咧。」伯良頓足說道：「你還取笑什麼！誰高興同你去看什

麼鳥把戲，請你別放屁了。」巧林猶說：「你還罵我放屁麼？我好心告訴你，你倒狗咬起呂洞賓來了。我還有一個憑據，可要我說

出來？」伯良急得對她打恭作揖說：「多謝你的好意，我感激你不盡了，請你住口罷。」

　　巧林恐他老羞成怒，遂也不再多言。伯良此時，心頭彷彿鹿撞一般，面色也氣得紅中泛白，垂頭喪氣，坐在榻床上，一語不

發。巧林反上前安慰他說：「你休得動氣呢，是我多嘴，告訴了你，別人雖然不怕你曉得了，心中惹氣，我卻生愁你氣壞身子。老

實說，你府上的五太太，現在也未必有工夫來服侍於你，我又不能到你府上來服侍你的，真個大大犯不著呢。」

　　伯良無言，巧林又灌了他好些迷湯，伯良氣在心上，終覺悶悶不樂。這夜他本不是紅珏那裡的班頭，現在聽了巧林之言，卻有

意要去闖他一闖。偏偏紅珏不爭氣，早又上小房子中去陪伴潤生了。伯良按住一肚子火，問娘姨奶奶何往？娘姨不防伯良今夜回

來，所以沒預備言語對付，被他問及，呆了多時，始說她和楊家三小姐一同出去看戲的，至今尚未回來。伯良摸出表來一看，說：

「現已一點多鍾了，戲館都已散淨，她為何還不回來？」娘姨道：「這個我卻不知。少爺若有要緊話，可要我到楊三小姐那裡喚她

回來？」

　　伯良明知她掉的槍花，說往楊三小姐那裡，一定是到小房子中報信，意欲不讓她走，看紅珏究竟什麼時候回來，又一想她曉得

我今夜不回家的，自然也一夜不回來了，我一個人豈非白熬這一夜，有氣沒出處，還不如讓娘姨通信給她，回來當場發付的為妙。

定了主意，即對娘姨說：「我有極要緊的事，你替我喚她馬上回來，耽擱不得。」娘姨答應出來，坐黃包車趕到紅珏小房子中。說

也可笑，紅珏在自己家中，極早也須摸到兩三點鐘，方肯安睡，現在一到小房子內，不知如何她的瞌睡蟲兒，也就提早鑽進她的鼻

孔內了。這時候還沒到一點半鍾，他們倆已早睡覺。娘姨敲開門，紅珏從帳縫中伸出頭來，問她什麼事，這時候還來叫喚？娘姨

道：「少爺回來了，他問起奶奶，我說同楊家三小姐一同出去看戲的。他說有要緊事同你講，叫我出來尋你，馬上回去呢。」

　　紅珏怒道：「他有什麼屁的事，今夜況又不是我的班頭，要他尋死尋活，尋到我那裡去做什麼呢？你回去對他說，找我不著就

是了，我不去咧。」娘姨急道：「奶奶這個使不得的，我看少爺面上，有驚惶的顏色，也許有什麼大事，要同奶奶商量，奶奶如何

可以不回去呢！」床上潤生也說：「娘姨話兒不錯，你還是回去一趟的為妙，別誤了大事。」紅珏被他們兩個人一說，沒奈何只得

穿起衣裳來，摸一摸髮髻，說頭也困鬆了，如何再能出去。潤生說：「不打緊，用刨花水掠一掠就好了。」

　　紅珏依言，掠好鬢髮，潤生叫她不可就出去，開水瓶內有著熱水，倒出來抹一把臉，再呷一杯熱茶出去，外邊風大呢。紅珏

說：「我理會得。」這樣她摸了又摸，離娘姨來的時候，又不覺耽擱了一點多鍾工夫。伯良一個人在家，等得好不心焦，況他貯著

一肚子的冤火，沒處發洩，更不免焦灼五內，好容易等到鐘鳴三下，方聽得黃包車拉進弄堂的聲音，接著一陣子敲門，果然是他這

位太太回來了，虧紅珏還裝出滿面笑容，跨到樓上，對伯良說：「你等心焦了罷，我只當你今夜不到這裡來的，所以和楊老三一同

看完了戲，又到武家玩耍，他們留我吃半夜餐，我們本打算今晚叉一夜麻雀的，卻被娘姨先找到楊家，沒遇見我，又挨家問到武

家，居然被她尋著了。不過好好的一個牌局，就此被你們拆散咧。請問你究竟什麼事？半夜三更，嚇殺了人，找我有何話說呢？」

　　她這句話，原是坐著黃包車回來，一路上盤算好的，所以說得很為圓轉，不著漏洞。但伯良若在平時，或可瞞得過去，現在他

已得巧林的報告，聽紅珏這些話，愈顯得是她做作之辭，不由怒從心上起，惡向膽邊生，也顧不得平時的恩愛，舉起手掌，不問情

由，先給她一個嘴巴，打得紅珏五官冒火，七竅生煙，兩腳向房門口直退過去。一手護著臉說：「你你你打我做什麼？」

　　伯良怒道：「你自己做的事，難道還不明白，值得假癡假呆的問我什麼。」說罷，搶上前，換隻手又給她一個嘴巴。紅珏自出

娘胎，也沒受過這個苦頭，雖然伯良說她自己做的事，但究竟什麼事，卻始終沒說明白，她也萬不料與潤生的私情事，被伯良調查

出來的，惟覺沒來由受他兩下打，心中冤苦，便放聲大哭起來。娘姨本跟在紅珏的後面，見此情形，嚇得她不敢走進房裡來了。躲

在馬桶旁邊念佛，因此沒人上前相勸。但伯良正當盛怒之下，勸也勸不下的，他手指紅珏，大罵：「淫婦，我娶你以來，那一件待

虧了你，你不該背著我乾這無恥的勾當，把我一生名譽，被你葬送盡了。你自己不顧廉恥，教我有何面目見人！你乾的事，也忒闊

了，連我一班朋友都知道的，還教我自己去看，你說我坍台不坍台！賤人啊，我今天非要你的命不可。」說完這些話，又將紅珏幾

拳幾腳。紅珏此時，方知東窗事發。身子雖然受打，但倒一聲也不哭了，口中哼哼道：「你打你打！你除非今天就把我打殺了，我

倒情願的。你說我背著你乾的什麼事，你自己親眼目睹了沒有？」

　　伯良說：「自然有人親眼目睹的。」紅珏道：「原來你自己仍沒親眼目睹麼？他們叫你去看，你為何不自己去看呢？」伯良

說：「我聽到這些話，羞也羞殺了，還要自己去看什麼，看了豈不要將我活活氣死嗎！」紅珏啐了一聲道：「你自己若去看了，倒

也爽快多咧。」伯良更怒說：「你指望我死是不是？」紅珏道：「你怎能就死，不過你看見了，便可爽爽快快，一刀兩斷，這種虎

威，也可以免裝的了。」伯良怒道：「你原來預備和我一刀兩斷的了。」

　　紅珏惡聲答道：「豈敢豈敢！我原本不情願跟你的，只為被你百般纏擾，情不可卻，才勉強隨你到這裡來的，也沒出憑據給

你，你也沒辦酒請客，算不得做了你家的人。那一千塊頭，也是你填著替我還債的，並不能算是身價。我本來是自由之身，要怎樣

是怎樣，你別睡昏了頭，把我當你袁家什麼人。我和你從好裡說，固然是和你在一起，從壞裡說，不過姘頭罷了，我也沒權柄管

你，你也不能管我。現在你在外邊狂嫖濫賭，幾乎連家也不顧了。我雖然不是你家的人，這種情形，卻也瞧不上眼，昨天虧你還問

我要娶王巧林那句話，這是你的家務，與我有何相干。不過你這種人不情不義，狼心狗肺，要轉人家的念頭，就存心不善，想吞別

人的首飾，幸虧我兩眼沒瞎，看出你生平伎倆，不曾落你圈套。不過我自己今年也三十多歲了，不能不顧著後來，同你這種人姘

著，豈非自討苦吃，所以我早已預備，同你一刀兩斷的了。你說我外間軋朋友，這句話果然有的，我也用不著瞞你，彼此一般都是

姘頭，誰也管不了誰的賬。況那人也就是我從前的老客人，論交情更比你深得多呢。現在既有你的好朋友告訴了你，那是再好沒

有，本來遲早我也要告訴你的。常言說，千年無不散的筵席，好聚不妨好散，你今天這般的打我，究竟什麼名分？我要請問你了。

」說時聲色俱厲。

　　講伯良今兒責打紅珏，原不過是殺殺水氣罷了，心中指望紅珏哀求幾句，自己再懲戒她一番，令她下次不可再到小房子去，也

就此罷休的。現在聽紅珏倒反挺撞上來，還口口聲聲說與自己是私姘的。他究竟做了多年的律師翻譯，肚中有點兒資格，曉得紅珏

此言，大有用意，自己果然娶她時，沒有立過筆據，也沒辦酒請客。當其時彼此原為著不欲招搖起見，卻不料她現在作為私姘的口

實，幸虧她還硬氣，那一千塊頭身價沒賴掉，不過變作替她填出來還債的了。說這句話，便有不受約束之意，頗出伯良意料之外，

不免又氣又急，兩眼瞪著紅珏，開口不得。紅珏嘮叨完了，忽又放聲大哭道：「我夜深回來，你不該無緣無故的打我。你仗著做了

律師翻譯，便可無法無天，將人欺負了麼？我明天到你寫字間中，請你們律師講理去。」說時頓足大哭。

　　伯良好不著急，無奈翻轉了臉，一時調不回來，不能自去賠一個不是。看紅珏又大聲喚娘姨：「滾進來，你倒底是我用的人，

為什麼掩在門背後看戲，還不快替我把我的衣裳物件，歸在箱子內。還有我買的東西，也替我另外放開。你自己的家私，也收拾收

拾。等到明朝天亮了，好走路讓他娘，。伯良聽話頭越說越緊，越不對了，急道：「你打算怎樣？難道你自己乾了這種事，我怪你

幾句，怪錯了不成？」紅珏答道：「目下文明世界，男女平等，我有我的自由之權，輪你不著開口，你今天打了我，休想我同你善

罷干休。」伯良說：「有話好講的，你何致於馬上就要搬出去呢！」紅珏道：「孽緣完了，飯緣滿了，我沒福氣做你家的人，不出



去挨在這裡做什麼？」

　　伯良道：「我且問你，今天到底是你錯還是我錯？不說別的，教你做了男人，我做了你，問你動氣不動氣？冒火不冒火呢？」

紅珏不睬他，叱令娘姨趕快收拾。伯良看著她們忙碌，自己又不好意思去攔阻她們，不許收拾的，心中只有乾著急。但十分中還有

七分估量紅珏是恐嚇他的手段，未必致於當真搬出去呢。暗想由你們去做鬼戲，現在時候不早，我明兒還有堂期，非睡一下子不

可，因爽興盡她們去栗六，自己倒在床上睡了。但紅珏同那娘姨，卻當真忙亂了一夜，到天明還不曾舒齊，兩個人都手腳疲乏極

了，坐在椅子上假寐休息，伯良醒來，見她兩個人靠關椅子而睡，暗笑她們鬧把戲鬧乏了，自己也不喚醒他們，叫車夫泡水淨罷

面，自去辦事，預備公事做完，再來敷衍於她。夫婦反目，本用不著和事老的。豈知紅珏待伯良一走，又喚娘姨一同整理各物。究

竟一份人家，匆促之間，怎能分割得開，因此她將伯良所買的東西，自己心愛的，便都拿了。還有自辦的物件，笨舊而無用的，也

就丟下給他。直到吃飯時候，方得草草收拾定當了。紅珏本已決心同伯良割絕，並不如伯良所料的，為著恐嚇之故，當下命娘姨快

去叫一部大車來搬。娘姨雖然幫著紅珏收拾，卻也不料她當真要走的，聽說頗為詫異道：「奶奶打算搬到什麼所在去？」

　　紅珏道：「自然搬到徐少爺那裡去了，你打算我搬往何處的？」娘姨搖頭道：「我看奶奶從這裡一出去，就搬往徐少爺那裡，

恐有不便罷。奶奶雖然不怕這裡少爺，但也要為徐少爺顧著一點。設或這裡少爺，告徐少爺將你拐逃，你人和物件都在他那裡，教

他賴得掉這個罪名麼？」紅珏原沒料到這一著，今被娘姨提醒，一時倒呆住了，緊皺蛾眉，說：「這便如何是好？」娘姨道：「奶

奶就使要出去，這裡少爺也未必肯讓你走的。現在他上寫字間去了，少停回來，必有一句說話，他若自己認了不是，我勸奶奶還是

仍舊住在這裡罷。有句話說：衣裳是新的好，人卻是舊的好呢。」

　　紅珏道：「什麼話！我計決不再同著他過日子了，你昨夜沒看見麼？我有生以來，親父母都沒捨得打我，他膽敢將我那般毒

打，這種日子，教我如何過得。你別同我嚕囌，我是一定要走的。」娘姨見她意甚堅決，曉得一個人在色慾昏迷的時候，萬萬勸她

不醒，便也不再多言，說：「奶奶若使要走，必須找一個要好的小姊妹處，落一落腳。皆因少爺見你走了，他一定不肯就此罷休

的，日後終得有一番口舌。若在小姊妹處，便可說是借寓的。倘和徐少爺同住，跟人逃走這句話，可就有口難分了。」

　　紅珏一想此言倒也不錯，看不出娘姨倒比我有見識。其實她自己未嘗沒見識呢，就是老古話說，當局者迷，旁觀者清的意思

了。當下紅珏心中盤算了一陣，想想自己幾個小姊妹中，新近惟有楊老三相交最為知己。而且自己和潤生相與這件事，她也知情，

小房子中常相來往，潤生亦與她相熟，借住她處，極其合宜，因她曉得潤生苦知她出來了，免不得要親來探望的。若借住在別個不

串通一氣的人家，潤生就不便來了，可見她慮得周到。娘姨也說：「住在楊三小姐家很好，但愁她那裡堆不下這些零碎罷了。」

　　紅珏道：「這倒不用擔心，因她家樓下住的房客，新近搬了出去，尚未搬進別的房客，我去恰可填她們的缺呢。不過若到她那

裡去，還得我先行通知她一句，不然憑空送了許多箱子物件去，不叫她奇怪煞麼！我現在坐車先走，你押了大車隨後來罷。」娘姨

領命，紅珏也不梳頭洗面，下扶梯看見二房東的女人，便告訴她自己和少爺反目，現在決意出去了。二房東還勸她多一事不如少一

事，況你們也是多年老夫妻了，少爺一向待你不錯，這一番也是一時之氣，奶奶何必如此。紅珏說：「你只知其一，不知其二。你

還當他是好人麼？」說時又講了伯良許多壞處，二房東心中暗想，你別只顧講丈夫的壞話罷，自己偷著漢子，夜夜不宿在家內，這

種事瞞得了別人，瞞不得我呢。但當面卻不便點破她的，也只可隨口敷衍她幾句門面話。紅珏出來，坐黃包車直到楊老三處，那時

她還未起身，紅珏直闖進她房中，將她喚醒。老三見紅珏一臉油汗，蓬頭不整，神色張皇，心知必有緣故，忙問：「你因何這般早

就出來了？」紅珏便將昨夜這件事，一往從頭，告訴老三知道。老三也覺驚奇，問她究定什麼主見」

　　紅珏說：「我沒別的主見，決計出來就是了，不過要驚擾你幾天，我想借你樓下這間房暫住幾時，待姓袁那邊糾葛了清之後，

再搬出去。所有你這裡的房金，照數認還。我先來通知你一句，箱籠物件隨後就要來了。」老三一想，他出來住在我處，日後伯良

知道，豈不要將我怨恨，本不犯著結這個不相干的冤家。但若拒絕了她，眼前她的冤家可不免結得更深了，況少停箱子等件，車來

了也不能聽她退回去的，所以心中雖不情願，口內卻不能不答應一句：「那有何妨。」紅珏聽她允了，心中大喜，又說：「我別的

物件，自己都有著，不敢拖你的，只少一張床，還得借你後房間那張木床一用。」

　　老三自然答應。紅珏更喜。此時老三也不便再睡了，慌忙穿衣裳起來，喚娘姨車夫，將樓下房間打掃乾淨。不一時箱籠等物也

車來了，免不得有一陣亂忙，因係暫住，故而草草堆放，也不相度地位。紅珏開發了車錢，叫娘姨往學堂中去帶小姐到這裡來，別

讓她再到那裡去了。原來紅珏有個女兒，便是他前夫小楊的遺種，早起往學堂中讀書，還沒知道她們搬出來呢。娘姨走後，老三便

命人開飯出來，和紅珏同吃。我且按下不題。再說伯良這天，公事辦完，回轉家中，見房門鎖著。他家房門上裝著彈簧鎖，伯良身

邊也有鑰匙，開進去一看，暗暗叫得一聲苦，只見裡面只剩些硬頭傢伙，自己的衣裳，都亂堆在床上，箱子搬完了。伯良此時方知

紅珏昨夜說要走這句話，並非恐嚇，竟是真的了，心中後悔無及，連連頓足。又不知紅珏現往何處，只得把二房東喚上來盤問，據

說奶奶沒言明何往，惟有娘姨車箱子時候，彷彿聽她說過一句，往楊家去的。伯良想楊家大約就是她們常說的楊老三家了，但不知

在何所在？一問車夫，卻知其處。伯良便打發他去探看探看，見了奶奶，只說我請她回來有事，聽她如何答付。車夫應聲去了。

　　伯良一個人坐著，越想越覺懊悔，不該動手打她，闖禍時候容易，現在要平她這口氣，可大大的為難了，暫時沒法可施，惟有

聽車夫的回話，再作道理。不多片刻，車夫氣急吼吼的奔了回來。伯良一見，問他奶奶在不在那邊？車夫喘息著說：「在可在那

裡，她見了我，問我去做什麼？我對她說：「少爺要請奶奶回去。看她很為動氣，叫我回復少爺，休要夢想，她不是豆腐乾，可以

還湯的。出了這裡的門，決不再進來了。楊家三小姐倒也勸她不必執之一見，可以罷休的，還是罷休了罷。奶奶決意不從，還催我

快走。我不過說了句少爺一個人在家等候，請奶奶務必要回去的，若不回去，豈不叫我沒有交待。她聽了勃然大怒，罵我殺千刀放

屁，誰給你去當什麼東西交待人嗎？還有許多話我不敢講，可真是難聽得很呢。」

　　伯良曉得紅珏決無好話，也就不盤根結底了。自己呆了多時，想這件事鬧大了，若只打發車夫去，可是萬萬不行的，惟有自己

前往，也許她回心轉意，丟開前事，隨我回家。不過今天正在她的氣頭上，去也徒然，不如暫捺一宵，待明夜再去，料她現在楊

家，也未必致於遠走高飛呢。主意既定，仍將房門鎖上，托二房東照顧一切，自己另往別處晚膳，卻叫車夫：「再往楊家一走，知

照奶奶，說我明天也是這時候，有話同她相談，叫她不可走開。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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